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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期，我們一家人
遷回了老家，交通的進步、生活
水準的提高，走親戚再也不用跋
山涉水。帶的禮也漸漸商品化，
重包裝，華而不實了。

父母因為回了老家，還在那
一方當個幹部，親戚們認為就應該年年見月月見甚或
天天見。從異地坐機關改為基層職能部門，父母比原
來忙多了，故而走親戚的頻次並沒有增多，就此也落
下了一些埋怨。

讓我最尷尬的是，有一個冬天，還在插隊的我，
被大隊派去叔叔那個村取經，那個村因為窮，苦大仇
深，階級教育展覽館辦得好，上級考慮到我有親戚在
，就讓兩位學校的老師和我一起乘車去了老家。

當我在當地大隊幹部的帶領下走進叔叔——膠東
叫二爹——的院子時，嬸子——二媽——正在堂屋裏
灶上洗一大窩地瓜，她用一把大的木鍁一樣的工具在
大鐵鍋裏攪動，可能是要燒豬食。

大隊幹部喊着她的名字說： 「看看你家親戚來了
！」沒想到她看了我一眼，回了一句： 「哪來的親戚
，我們家沒有親戚！」看着她抹着眼淚丟下木鍁、掀
開門簾進了裏屋，當年才十八九歲，缺少處世經驗的
我，聽着半懂不懂的膠東話愣在那裏。

當然，後來是大團圓結局，不僅我受到歡迎，同
來的兩位老師也被請去熱情款待。老師走後，我又在那曾經睡過我
家幾代人的大炕上結結實實睡了兩個晚上，並與二爹二媽及我家兩
個後代一起剝了大半夜的花生。

也許是嬸子回過了神，接下來的兩天裏，對我十分友好，不僅
認真地指着院內幾間房屋說： 「你爸當年出去當兵打仗，但他啥時
回來，這房子都有他的份。」還帶我去屋後看山，指着哪是咱家的
果樹，都是什麼什麼樹。我自然也極力融合親情，把自己口袋裏不
多的錢都花在村裏的小賣部，為二爹買了一瓶劣質酒，為兩個小弟
妹買了本子、筆和襪子。

這件事，一直到媽媽去世我都沒有告訴她。
我曾隱約聽說過，二媽曾提出過讓我爸為堂弟安排工作，但當

時 「文革」尚未結束，剛從外地遷回原籍，不敢多說一句話的爸，
是不可能也沒有權力為自己的侄子安排工作的。吃公家飯的難處也
許嬸子她不能理解。

當然後來，這些芥蒂都已經不存在，當年要爸安排工作的堂弟
，早已有了自己的事業，並且幹得很不錯。

就是在老家的那段時間，我家的親戚才一一從書信中走到現實
，叔叔姑姑們也間或攜子女上門，媽也竭力地熱乎着，為婆家的親
戚端吃端喝甚至端洗腳水。

後來，爸和媽又離開了老家，跟着哥哥在安徽過生活，走親戚
模式重啟，只是父母漸老，已沒有當年的腿腳去趕車去騎馬了。

多年過去，父母和嬸子、兩個姑姑都已過世，歲月，就是這樣
帶走了一代又一代親人。

父母去世之後，我們兄妹多次去看叔叔，他告訴了我們很多過
去的事。說爸當兵之後，他成了家裏的頂樑柱，但爸牽掛着家，領
了薪水就朝家裏寄，有一次還給爺爺寄來虎骨酒，他在大雪中趕山
路去集上取。

叔說祖父祖母一直盼着爸能早點革命成功回來，但終於沒能見
到。祖父和祖母先後去世時，爸都在部隊。兩位老人是否見過我的
媽媽不得而知，但我們這一代，肯定是沒有見過的。

滄海桑田，山村的變化是巨大的。與所有城鎮化的城市一樣，
分成了新舊兩大區域，新的村舍一排排，寬敞明亮，電氣化，太陽
能，網絡，庭院，小車，那是新一代年輕人的居所，還有許多年輕
人遠離了村莊，奔向了煙台青島甚至更遠的地方。

而老人們大都留在老宅子裏。風化的石頭牆與老人們的皺紋一
起，頑強地守着歲月。

走遠的下一代，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走親戚，只是，八零後九零
後們，親戚觀念淡薄了，互相已少有聯繫，還會像我們那樣走嗎？
等到他們的後代，走親戚，又回到字典中去了吧？

元宵前後，一個名叫 「家」的微信群，發着各種各樣的祝福，
聊以撫慰。 （下）

學會划拳是到農村
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
育的結果。

晉西北農村窮，但
遇到紅白喜事卻從不馬
虎，一盆山藥蛋也能做

出七、八道菜來。沒有魚就在盆中放一條木頭刻
的魚，上面淋上勺漿湯，下面鋪着切成薄片的山
藥蛋，起個吉祥名：魚在水中游。農村人會過日
子，看着一大盆紅燒肉，紅燦燦油光光那般的誘
人，其實就是表面一層，下面是白蘿蔔山藥蛋。
炸丸子也分葷素兩種，主桌上擺的是盆小丸子那
是肉丸子，其他桌上是海碗堆尖，上面薄薄一層
擺的是像櫻桃似的肉丸子，下面全是蘿蔔酸菜土
豆粉捏的素丸子。最實惠的是紅燒粉條子，端上
來都是用 「盔子」，北京人稱那東西為黑瓷盆，
兩三厘米寬的山藥蛋粉做的粉條地道，多少年後
想起那些一提足有一尺多長的又筋頭又有味道的
純粉條還牙縫滋滋地冒饞水。

最開眼的是划拳，划拳是酒席上的最後一台
戲，剛開始上菜時，人人都餓得眼裏冒火喉嚨裏
恨不能伸出一雙筷子，誰的嘴都不夠使喚，誰還
顧得上划拳？ 「硬菜」過去以後，連湯帶滷帶菜
，吃得微微冒汗，這個時候才是划拳的開始。名
曰：鼓腹而歌。

農村的白席紅宴都是擺在院子裏，氣派講究
的一擺擺一院，一擺擺一街。不怕你嗓門高、調
子尖、聲音脆，四野天地而歌。酒大都是縣裏小
酒廠土法釀的燒酒。一般都會在買回的酒裏兌些
井水，沒有人會計較這些，這是那個時代的潛規
則，否則酒到三巡而枯，那才是失禮沒面子的大
事。

我們圍在旁邊看，看得津津樂道，看到高興
之處拍着大腿高聲叫好，像看京劇看到台上的名
角一個亮相一個高腔贏得滿場的 「碰頭彩」！

晉西北農村的酒盅不大，五盅一両酒，摻了
不少井水的燒酒頂多二十多度，兩個對陣的飲者
「門」前先 「立」三盅，酒要斟滿，溢出酒盅。

兩人見面，先叫板，一擺手即上陣。叫陣的開門
詞唱得漂亮：高高山上一頭牛，兩個犄角一個頭
，四個蹄子分八瓣，尾巴長在腚後頭。

高亢，蒼涼，激動，飄逸……兩個人的聲音
和諧押韻，扣得緊又分得清。難在不光有嘴功，
還必須五觀配合，手腰並動，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兩個人的動作一模一樣，只是分左右不同。
唱高高山上一頭牛，兩個人同時把右手的四指攥
攏大拇指豎起，拳對拳，指對指；又唱：兩個犄
角一個頭，兩個人同時把左右兩手豎在左右兩耳
旁，唱到一個頭時又把左右手同時攥成拳豎起拇
指講究拳對拳指對指；又唱四個蹄子分八瓣，左
右兩手一變分別揚起作四指狀，唱到分八瓣時雙

手齊作八狀；又唱尾巴長在腚後頭，兩手回收夾
腰提臀挺胸昂頭，挾腰要左右搖兩搖。

真美，真歌舞也！兩個粗壯的漢子，面對面
，眼瞪眼，張開大嘴像在黃土高坡上唱信天遊，
毫無顧忌地吼，一種真情的發泄，一種帶有野性
的張狂。他和唱民歌還不一樣，兩人誰都想贏，
一種男性勝出的渴望，然後才是五魁手啊，六六
順啊，三結義啊，銀河會啊……

有腔有調地划
那年我去東北採訪，在一老酒店裏遇見幾位

東北老客，正有滋有味，有腔有調地在划着拳，
喝着東北小燒，規矩似乎是 「祖國山河一片紅」
，每個人面前擺三滿盅酒，那酒杯夠個兒，一杯
足有一両二，東北小燒一般都是五十六度，一點
火一片藍色的火焰。因為是在酒館裏，唱酒歌的
聲音不大，不吼，男中低音，東北味山東腔，划
起拳來別有一番滋味： 「上有天，下有地，左有
哥哥右有弟，中間擺上那酒一具。叫你喝，你不
喝，請你喝你不喝，伸出手來你就得喝……」唱
得美，比畫得也美。

唱上有天時，兩個人把拇指翹對高高指天，
兩個人四隻眼都向上看着房樑；唱下有地，兩人
同時把大拇手指翻滾，拇指向下指兩人同時低頭
往地下看；又唱：左有哥哥右有弟，手形不變，
拇指同時指左，臉左擺眼左望；唱到右有弟手又
變為右指，臉右轉眼右望；又唱：中間擺着酒一
具，二人同時翻手手掌向上手背向下指着擺在酒
桌上的酒；又唱：叫你喝你不喝，右手立掌同時
左右擺作拒絕狀，請你喝你不喝依然重複剛才的
動作；又唱伸出手來你就得喝，兩人以目示意，
攥拳相碰，代表行了禮，這就開始吆五喝六的開
划。

當然也有開門見山即奔主題的，那也要先約
定 「碰頭好」，是一個好還是兩個好？如定下一
個好，兩人先抱拳相禮或拉手示禮，然後年齡小
的喊一聲 「老哥你好啊──」年齡長的也要同時
喊出來「老弟你好啊──」這就開始划起拳來了。

我曾在青海湖邊見到幾位當地的老鄉，野炊
划拳，那才叫真正的唱，像西北人立在塬上唱 「
蘭花花」。對面盤腿而坐，酒杯斟滿，兩個人不
約而同地咧開大嘴唱起來：一個喲喲尕老漢喲喲
哎，七呀七十七喲──兩人先翹起拇指過頂，然
後兩手拇指食指中指捏成七狀，分左右對應。又
唱：七十七的老漢漢喲喲顫微微……唱到顫微微
兩人把右手都輕輕地擺動像微微起波的水。接着
唱：過了十年喲喲尕老漢漢啊八十八十七喲，唱
到十年兩人平立手掌，叉開十指，用力往前推，
但兩人掌不碰掌，唱到八十七時一手作八狀，一
手作七型，一點不能錯，錯即輸了。接着唱：還
是顫微微喲，顫微微喲，兩手同時再作波浪狀。

極美，極韻，滄桑的煙酒嗓，渾厚的青海風味，
古樸的韻調拉腔，火爆的男人野性。那才叫文化
，叫藝術，叫原汁原味的原生態，那才叫酒不醉
人人自醉，醉得還深哩。

有規有矩地划
划拳也有規矩。輸拳必喝，先喝後划， 「酒

不下肚拳不上路」。如果是兩人划，一般三杯酒
為一單元，如果連贏三拳，輸家要喝三杯，但拳
場上的規矩是 「乾三不過」，不能叫輸家自己滿
飲三杯，輸拳不輸酒，這時贏家要主動端酒陪一
杯，輸家要把兩根筷子並齊用筷子頭在桌面上磕
一下，表示謝禮。

拳場上的規矩是 「拳打勝家」，你贏了，輸
的這一方就沒有資格和你再划了，別人再上，很
像現在比賽場的淘汰賽。如果是 「打通關」就不
一樣了，一般酒桌上的高手要端着酒壺，一位一
位地划，一位一位地贏，要把全桌人都划遍，又
稱 「打圈」。沒點功夫是打不下來的。

划拳出拳的規矩似乎全國一盤棋，沒有人做
過硬性規定，但天南地北的酒客坐到一起，會划
拳的伸手必成規矩。

只要你出拳不喊 「寶一對」，即拳對拳，都
要挺直拇指。無論喊幾出幾都離不開拇指，拳場
上的術語叫大旗不倒。如果你喊 「三結義」、 「
三桃園」，而伸出的是無名指、小指、中指，俗
稱 「邊三」，五指中靠邊上的三指，那就很幼稚
了，行家會笑話你，周圍看拳的人也會笑話你。
但如果你喊哥倆好，卻亮出了八字狀，立起拇指
伸平食指作手槍狀，是划拳中的忌手，要被罰一
杯，對人不禮貌。

划拳的大忌是出 「黑拳」，出 「黑拳」一般
是要罰酒的，划拳中出三次 「黑拳」人家就會 「
跳」過你去，和別人划不帶你玩了。 「黑拳」就
是喊少出多，像打麻將中的相公。你喊四進財啊
，卻伸出五指來，這就是 「黑拳」，失水準。初
學划拳的人一般都喊一水的五魁手，因為你無論
伸幾個指頭都不會成 「黑拳」。不犯規。但高手
坐在一起，喝的是七十六度的衡水老白乾或七十
度的山東琅琊台，七十三度的吉林悶倒驢，那就
不一樣了，高手過招，一拳是一拳，一杯是一杯
，定下的規矩就刻薄得多了。

「免魁去寶不請全」，就是說在十個數字中
不許出五、零、十，這樣碰擊的概率就更高了，
難度就更大了。如果兩個人喊的是同一個數，出
的指頭之和又恰恰相符，拳場上叫 「喜相逢」，
兩人端杯互敬互飲。當然也有 「江湖亂道」的沒
規沒矩，十個數都可以出， 「喜相逢」也不對飲
，另起一行再來。

划拳講究心明眼快，心靈手巧，缺一不可。
眼不快不準不行，划快拳的出拳如擊鼓。五指伸
曲有度，變化無窮，你稍稍一慢一走眼，贏的拳
早已雲飛天外，子虛烏有。 「捉」要 「捉」得準
，划到 「八匹馬啊」突然停了，對方還想繼續划
，人家晃着手不言不語，拳能說話。煮熟的鴨子
才飛不走。老手欺負新手，你好不容易贏了一拳
，他一快一晃就溜了，你沒 「捉」住才使到手的
勝利化為烏有。熟能生巧。我有位朋友，也是在
基層工作時學會的划拳，出拳一左一右，兩手對
兩人，且風格不同，左拳是柔拳，一水的蘭花指
，京劇中的青衣手指；右拳是剛拳，一水的重拳
直指，京劇中的銅錘花臉。一心二用，還是常勝
將軍。 （上）

安慶，臨近長江，
航運發達，上個世紀初
，各地美食在此彙聚，
其中，有許多美食因為
外來菜品的衝擊，各色
文人的改造，最終都變

了最初的味道。但有一樣始終如一，歷經百
年依然如故，那就是江毛水餃。

江毛水餃是安慶的經典吃食了，前幾年
，到安慶旅遊，聽導遊說了這樣一句話： 「
到安慶不吃江毛水餃，返程後會悔恨煩惱。
」估摸着這個意思，心想，怎麼不吃上一碗
呢，在大巴上老聽別人誇讚江毛水餃的味美
，卻因疏忽沒有吃到。

江毛水餃其實不是水餃，只不過是安慶
人的慣常叫法，把餛飩稱之為水餃，所以，
江毛水餃，也就是江毛餛飩。也就是許多地

方所稱的 「雲吞」。
江毛水餃與外地的餛飩不同，它 「皮如

薄紙，餡如珍珠」，此為形美；它 「形如貓
耳，肉嫩湯鮮」，此為味美。中國美食向來
講究色香味俱全，這一點，在江毛水餃身上
得以全部體現。

水餃與餛飩，一般都是漢族美味，所以
，多半用豬肉做成。導遊把我們領到了一家
老店，為我們介紹，江毛水餃所用豬肉必須
是江北後山放養的黑毛豬的後腿，這樣的豬
肉最為鮮美；且這樣的豬腿肉裏，多網狀花
油，與瘦肉在一起剁餡兒，肥而不膩。

江毛水餃的創始人 「江毛」，名為江慶
福，是個很有傳奇色彩的人，因他脖子上有
一撮白毛而得名。

清朝光緒年間，江慶福擔着他的小挑子
，到安慶來，因為擔心 「大城市」裏的人對

吃食很挑剔，着實在餛飩餡兒上下了不少功
夫，皮薄到可以照見人影，精挑細選豬肉，
最終， 「江毛水餃」成了街頭巷尾熱搶的一
種美食。

縱觀全國各地，小挑餛飩都是一種特殊
記憶的凝結，是承擔鄉愁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小挑子一進街口，近的市民一聞到香味就
爭相來買了，深巷裏的人聽到幾聲吆喝，紛
紛拿着搪瓷缸、不銹鋼飯盒出來買了。

在安慶街頭，吃着江毛水餃的時候，我
依稀可以望見多年前的安慶街巷、碼頭、長
江邊，一個肩挑擔子的精明男子，被壓得顫
顫巍巍地往安慶街區而來，不多時，就看他
笑着返回去了，一路上，唱着黃梅戲，他就
是江慶福。江慶福的肩頭卸下疲憊，小挑子
上的爐火還冒着熱氣，他心裏盤算着，再
積攢一些資金，就可以在安慶租一家舖面了。

向蒲公英訴說夢想 楊福成走
親
戚

九

木

划拳 白頭翁

江
毛
水
餃

李
丹
崖

《紅樓夢》中的劉姥姥是個特殊人物，
不是主角卻勝似主角，在賈府沒落、王熙鳳
死後，劉姥姥救了王熙鳳之女巧姐，是大大
的一件功勞，王熙鳳泉下有知定會感激不盡
。也許有人會說是王熙鳳積德行善的因果，
我想很多人都會笑，王熙鳳是積德行善的主

嗎？應該說，絕對不是。當然，我們也得說榮國府有恩於劉姥姥，
王熙鳳有恩於劉姥姥，如果榮國府把劉姥姥當成一個乞婆給予施捨
，劉姥姥會不會對巧姐施以援手就很難說了，畢竟在那個社會誰也
不會好過，你不救巧姐也不會有人怪你。然而，在我看來，劉姥姥
救巧姐，那是與劉姥姥為人處世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眾所周知，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明的是攀親，實際是乞討去了
。這是事實，無法否認。但是，劉姥姥畢竟是一個世故老人，沒有
一點乞討的意思，不失尊嚴，不卑躬屈膝。說不好聽的，現在的人
能做到劉姥姥這樣的不多。現在的人求人辦事，不是逢迎巴結，就
是溜鬚拍馬，根本不把自己當人。劉姥姥找周瑞家的幫忙引見， 「
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你，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
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不僅沒有半點乞討的意
思，還沒有半點對自己的不尊重。但是言語之間也說明了來意， 「
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吃的
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
老來。」結果首次攀親就得二十両銀子，對於賈家來說的確是九牛
一毛，但對於劉姥姥一家來說，幾乎是一年衣食無憂。劉姥姥用自
己的老臉和得當的言談舉止，換來二十両銀子，可謂旗開得勝。

知恩圖報是做人的美德，劉姥姥具有這樣的美德。等待秋天豐
收了，劉姥姥就帶些瓜果菜蔬來表達一下 「窮心」，東西固然不多
也不值錢，但這是一份心意。人就該如此，好心才有善緣。如果劉
姥姥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那我們就看不到劉姥姥二進榮國府那精
彩的一幕了。這一幕是《紅樓夢》中最精彩的華章。賈母似乎忘記
了自己的身份，劉姥姥似乎忘記了貧窮，賈府上下沒有了貴賤尊卑
，可謂其樂融融，一派和諧盛景。為了讓老祖宗和大觀園的少爺小
姐高興，劉姥姥更是裝瘋賣傻娛樂大家。這就是劉姥姥人性最善良
的一面。這一次，劉姥姥的收穫可謂相當大，僅現銀就有百餘両，
綾羅綢緞、名貴藥材、各式點心，以及成衣器玩等等，也足以使狗
兒一家奔上小康之路。

如果劉姥姥的收穫是以失去尊嚴為代價的，我們也能理解，畢
竟為了生存嘛，但肯定不值得我來稱讚。劉姥姥做的這一切沒有失
去尊嚴，沒有突破做人的底線，正所謂人窮志不短。這是現代很多
人應該學習的，因為尊嚴無價。作家趙炎在《劉姥姥的破局功夫》
一文中說，尊嚴這個東西，不能當飯吃，卻極其要緊。好比人的脊
樑骨，藏於身後不顯眼，沒法玩浮術，更不能採虛名，但若出了毛
病，那是真要命！社會底層的生存環境，桎梏固然嚴酷，有時會讓
人感覺無法逃脫，但若正視既定身份，正確把握機會，像劉姥姥那
樣，靠自己，也能絕境求生。這就是劉姥姥這個人物形象給我們的
人生啟示。

我相信一句話，為人就是為己，善待他人是積德，其實也是善
待自己。劉姥姥最終救了巧姐，是劉姥姥的善緣，何嘗不是榮國府
賈家的善緣，如果沒有榮國府對劉姥姥的善緣，怎麼會有劉姥姥對
巧姐的善緣？世上的許多事都有因果關係，有什麼樣的因就會有什
麼樣的果。我不是迷信。人生在世幾十秋，善是一生，偽善也是一
生，何不真善美呢？劉姥姥的為人處世值得推崇，如果劉姥姥和榮
國府沒有善緣的話，我們就看不到榮國府幫劉姥姥、劉姥姥救巧姐
的精彩橋段了。珍惜我們在世上的每一次緣分吧。

劉姥姥的為人處世
張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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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座
雕
塑
所
呈
現
的
划
拳
場
面
，
是
過
去
老
北

京
酒
館
典
型
一
景

作
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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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個
誰
都
可
以
有
夢
想
的
年
代
，
他
也
有
自
己
的
夢
想
。

剛
出
生
不
久
，
他
就
被
檢
測
出
患
有
一
種
怪
病
，
當
地
醫
院
治
不
了
，
到

大
醫
院
需
要
花
很
多
的
錢
，
於
是
，
他
的
爸
爸
媽
媽
就
節
衣
縮
食
，
攢
錢
為
他

治
病
。可

錢
還
沒
有
攢
夠
，
爸
爸
媽
媽
就
離
了
婚
。

媽
媽
心
疼
他
，
爸
爸
嫌
棄
他
，
這
樣
，
他
就
被
判
給
了
媽
媽
。

不
久
後
，
他
就
隨
着
媽
媽
改
嫁
了
。

後
父
有
一
個
女
兒
，
沒
有
房
子
，
在
別
人
家
借
住
，
日
子
很
不
好
過
。
他

們
娘
倆
來
了
之
後
，
生
活
就
更
難
了
。

後
父
脾
氣
不
好
，
常
常
打
媽
媽
，
他
天
天
嚇
得
像
一
隻
老
鼠
一
樣
躲
到
陰

暗
的
角
落
裏
。

不
幸
的
生
活
，
讓
媽
媽
加
入
了
信
教
的
隊
伍
。

有
一
天
，
媽
媽
將
他
帶
到
了
外
婆
家
，
然
後
說
教
會
有

事
兒
，
就
走
了
。
從
此
，
他
再
也
沒
有
見
過
媽
媽
。

外
婆
家
的
日
子
也
好
不
到
哪
兒
去
。

外
婆
半
身
不
遂
，
常
年
吃
藥
，
外
公
患
有
嚴
重
的
糖
尿

病
，
雙
目
失
明
，
三
個
舅
舅
脾
氣
都
很
壞
。

為
了
討
好
舅
舅
們
，
他
搶
着
幹
活
兒
，
沖
茶
倒
水
，
擦

桌
擦
椅
擦
板
櫈
掃
地
，
客
人
來
了
，
他
會
主
動
地
做
菜
，
看

見
炭
爐
子
上
的
水
壺
燒
開
了
，
他
會
趕
緊
跑
過
去
，
翹
着
腳

把
水
壺
提
下
來
，
再
努
力
地
翹
起
腳
把
水
沖
到
暖
水
瓶
裏
。

可
即
便
如
此
，
幾
個
舅
舅
還
是
經
常
打
他
，
有
時
候
他

正
努
力
地
做
着
活
兒
，
舅
舅
就
冷
不
丁
地
伸
出
巴
掌
一
下
子

將
他
抽
到
地
上
。
他
不
知
道
為
什
麼
，

其
實
根
本
就
沒
有
為
什
麼
。

外
公
外
婆
疼
他
、
可
憐
他
，
可
不

久
前
，
外
公
因
病
去
世
，
這
個
世
界
上

只
剩
下
了
最
疼
愛
他
的
外
婆
。
可
外
婆

也
病
得
越
來
越
厲
害
了
，
他
不
知
道
，

外
婆
去
了
，
他
該
怎
麼
活
下
去
。

那
天
下
着
雨
，
舅
舅
又
打
他
了
。

他
一
個
人
跑
出
屋
去
，
躺
到
馬
路
上
，
等
待
有
車
能
從
他
的

身
上
輾
過
，
任
誰
拉
他
都
不
起
來
…
…

有
一
天
，
不
知
道
哪
兒
來
的
電
話
，
他
聽
見
話
裏
提
到

了
媽
媽
的
名
字
，
就
飛
也
似
地
奔
過
去
搶
電
話
，
可
電
話
一

下
子
被
他
拉
到
了
地
上
，
斷
線
了
…
…

都
十
多
歲
了
，
他
卻
只
有
九
十
厘
米
高
、
五
六
十
斤
重

，
疾
病
讓
他
不
能
像
正
常
的
小
孩
一
樣
發
育
。
我
知
道
，
他

從
來
沒
有
夢
想
過
要
把
自
己
的
病
看
好
，
可
是
，
想
見
媽
媽

、
想
見
爸
爸
、
想
要
上
學
、
想
和
小
夥
伴
們
一
樣
吃
上
香
甜

的
糖
果
…
…
這
些
，
都
是
他
的
夢
想
，
可
他
從
沒
有
說
出
口

。
給
誰
說
呢
？
他
只
有
將
這
些
夢
想
埋
在
心
底
。

那
天
陽
光
明
媚
，
一
朵
蒲
公
英
隨
風
飄
進
外
婆
家
的
院
子
。

小
時
候
，
他
家
的
院
子
牆
外
長
滿
了
蒲
公
英
；
小
時
候
，
媽
媽
常
給
他
講

蒲
公
英
的
故
事
；
小
時
候
，
玩
捉
迷
藏
，
只
要
沿
着
蒲
公
英
飄
出
的
地
方
去
，

他
總
是
能
找
到
媽
媽
…
…

﹁媽
媽
回
來
了
！
﹂
他
大
喊
着
衝
到
街
上
，
四
處
尋
找
，
可
就
是
不
見
媽

媽
的
影
子
。
他
想
，
一
定
是
媽
媽
在
和
他
玩
捉
迷
藏
的
遊
戲
，
過
不
了
多
久
，

她
就
會
出
來
。
於
是
，
他
把
那
朵
蒲
公
英
捧
在
手
裏
，
將
所
有
的
夢
想
都
對
着

它
說
了
出
來
。

倏
忽
間
，
又
一
朵
蒲
公
英
飛
過
來
，
又
一
朵
，
一
朵
一
朵
的
蒲
公
英
漫
天

飛
舞
，
他
高
興
得
跑
啊
跳
啊
，
好
像
，
所
有
的
夢
想
都
在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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